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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 ･杜阿尔：严肃的 蛞蝓 策略

魔金石空间即将呈现艺术家大卫·杜阿尔（David Douard）
的最新个展。

此次展览汇聚了大卫·杜阿尔混杂的语言，是艺术家从事物
的网络中根据物质的可变性和语义特性所建立的。工业材料、
私人或公共家具、刺激人和动物感官的物体还有博客上收集
来的图片和诗歌，它们一段一段地，组成雕塑、绘画和拼贴
作品。

展览标题“严肃的 蛞蝓 策略”似乎来自某篇神秘文本，它
唤起各种古怪但巧妙的内在状态。这一串不合格式的字母就
像珍珠一样随意串连而令人费解，要求着艺术家训练自己保
持平衡，去寻找一种表达方式 ：既保持文字固有的晦涩，又
保持热烈而开放的交流。通过改变展览环境，杜阿尔将雕塑、
声音、电影和文字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混合世界。



大卫·杜阿尔（1983 年，法国佩皮尼昂），2011 年毕业
于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现生活工作于法国巴黎。

语言是大卫·杜阿尔作品的基础。他通过互联网收集文本和
诗歌，加以改造，并转化成其雕塑作品的源泉。大卫·杜阿
尔将语言作为创作材料，带入各种匿名、混乱、离间、病态、
挫败的诗句，以混生的方式重新定义这个诗歌空间。当他将
真实世界千疮百孔的环境带到数字技术之中，其中的幻想空
间也更推进了一步。

他的作品已在众多国际机构中参加展览，其中个展包括：魔
金石空间，中国（2023）；康拉德·费舍尔画廊，德国（2023）；
UCCA 沙丘美术馆，中国（2023）；波尔图 Serralves 基金
会美术馆，葡萄牙（2022）；Rodeo画廊，英国/希腊（2021）；
桑塔画廊（2021，2019）；巴黎法兰西岛地区当代艺术
基金会，法国 (2020)；米兰 Battaglia 艺术铸造厂项目空间
KURA，意大利 (2018)；不伦瑞克艺术博物馆，德国 (2016)；
纽约雕塑中心，美国 (2014)；巴黎东京宫，法国（2014）。

群展包括：Frac Grand Large，法国 (2023)； 里昂当代艺
术研究院，法国（2022）；Christophe Gaillard 画廊，法国
（2021）；都柏林爱尔兰现代美术馆，爱尔兰 (2019)，巴
黎东京宫，法国 (2018)，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法国 
(2015，2017)，卡塞尔 Fridericianum 博物馆，德国 (2015)，
奥斯陆 Astrup Fearnley 现代艺术博物馆，挪威 (2014)，巴
黎 Ricard 基金会，法国 (2012)。

大卫·杜阿尔参加过的双年展包括：里昂双年展 (2013)，
台北双年展 (2014)，光州双年展 (2018)。

大卫·杜阿尔曾在意大利罗马美第奇别墅罗马法国学院驻留
(2017-2018)。

2017 年，他于都灵 Artissima 博览会获得 Ettore Fico 基金
会奖殊荣。

他的作品进入法国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法国国家当代
艺术基金会，法国法兰西岛地区当代艺术基金会，法国利穆
赞地区当代艺术基金会等收藏。



展览现场



Birdzhands and’US(A)

2023

木材、塑料、金属、铝、油漆、灰泥、胶

带、贴纸、装饰钉、皮革，枕头，织物
228×149.7×118cm



Birdzhands and’US(A) 局部



Birdzhands and’US(A) 背面视图



Birdzhands and’US(A) 作品细节



展览现场



HERE’ (SERIOUS'LUGS strategies) red and blue 2

2023

铝、三聚氰胺木、环氧树脂、丙烯颜料、丝网印刷纸、丙烯酸玻

璃、装饰钉、订书钉、塑料花、贴纸

120×80×13cm



HERE’ (SERIOUS'LUGS strategies) red and blue 2

侧视图



HERE’ (SERIOUS'LUGS strategies)

 red and blue 2

作品细节



HERE’ (SERIOUS'LUGS strategies) 

red and blue 2

作品细节



展览现场



HERE’ (SERIOUS'LUGS strategies)2

2023

铝、三聚氰胺木、环氧树脂、丙烯颜料、丝

网印刷纸、丙烯酸玻璃、装饰钉、塑料花、

贴纸

120×80.5×13cm



HERE’ (SERIOUS'LUGS strategies)2

侧视图



HERE’ (SERIOUS'LUGS strategies)2

作品细节



HERE’ (SERIOUS'LUGS strategies) red and blue 1

2023

铝、三聚氰胺木、环氧树脂、丙烯颜料、丝网印刷纸、丙烯酸玻

璃、装饰钉、订书钉、塑料花、贴纸

120.5×80.5×13cm



HERE’ (SERIOUS'LUGS strategies) red and blue 1

侧视图



HERE’ (SERIOUS'LUGS strategies) 

red and blue 1

作品细节



HERE’ (SERIOUS'LUGS strategies) 

red and blue 1

作品细节



HERE’ (SERIOUS'LUGS strategies)1 

2023

铝、三聚氰胺木、环氧树脂、丙烯颜料、

丝网印刷纸、丙烯酸玻璃、装饰钉、胶带、

塑料花、贴纸

103×77×8cm



HERE’ (SERIOUS'LUGS strategies)1

2023

铝、三聚氰胺木、环氧树脂、丙烯颜料、丝网印刷纸、

丙烯酸玻璃、装饰钉、胶带、塑料花、贴纸

103×77×8cm



HERE’(softd’fence)

2023

铝、三聚氰胺木、环氧树脂、丙烯颜料、

丝网印刷纸、丙烯酸玻璃、塑料花、贴纸

121×80.5×6.5cm



HERE’(softd’fence)

2023

铝、三聚氰胺木、环氧树脂、丙烯颜料、

丝网印刷纸、丙烯酸玻璃、塑料花、贴纸

121×80.5×6.5cm



HERE EV’R NOW 2

2020

循环视频投影（视频素材来自 1991 年格斯·范·桑特导演

电影《我自己的爱达荷》），声音装置，百叶窗

1 分钟



HERE EV’R NOW 2

2020

循环视频投影（视频素材来自 1991 年格斯·范·桑特导演

电影《我自己的爱达荷》），声音装置，百叶窗

1 分钟



Birdzhands and’US(C)

2023

木材、塑料、金属、铝、油漆、灰泥、胶带、贴纸、装饰钉、

皮革、透明薄膜和纸上施乐打印、绘画、坐垫

227x 148.2 x 76cm



Birdzhands and’US(C) 作品局部



Birdzhands and’US(C) 作品局部



Lick'ng a'n 0rchiD 13

2023

吹制玻璃、铝、铁栅、三聚氰胺板、金属、塑料、网印花布、发夹

180×50×60cm



Lick'ng a'n 0rchiD 13

作品局部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Birdzhands and’US(B)

2023

木材、塑料、金属、铝、油漆、灰泥、胶带、贴纸、装饰钉、皮革、

吹制玻璃、钢、牛仔、三聚氰胺木、金属丝网、灯罩、电路 ( 灯 )、枕头

252 x 155.5 x 72 cm



Birdzhands and’US(B) 作品局部



SOFTPIL'LOW-rack" 2

2023

木材、金属、织物、铝、丙烯颜料、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吹制玻璃、

电缆、灯泡、纸张、磁铁、脚轮、石膏、合成纤维发、铸铝、颜料、

玻璃、树脂、纸上印刷、陶瓷、电视、塑料袋、枕头、织物

272 x 270.5 x 200cm



SOFTPIL'LOW-rack" 2

作品局部



SOFTPIL'LOW-rack" 2

作品局部



SOFTPIL'LOW-rack" 2

作品局部



SOFTPIL'LOW-rack" 2

作品局部



展览现场



UN'FOLD,2

2023

透明薄膜和纸上施乐打印、绘画

64×46×5cm



展览现场



UN'FOLD,1

2023

透明薄膜和纸上施乐打印、绘画

64×46×5cm



UN'FOLD,3

2023

透明薄膜和纸上施乐打印、绘画

64×46×5cm



UN'FOLD,4

2020

透明薄膜和纸上施乐打印、永久

记号笔、荧光笔、贴纸、胶带

64×46×5cm



UN'FOLD,6

2020

透明薄膜和纸上施乐打印、荧光笔、订

书钉、胶带

64×46×5cm



UN'FOLD,8

2020

透明膜薄和纸上施乐打印、贴纸、

订书钉、胶带

64×46×5cm



UN'FOLD,9

2020

纸上施乐打印、人造革、铅笔、

圆珠笔、订书钉

64×46×5cm



UN'FOLD,10

2020

透明薄膜和纸上施乐打印、荧光

笔、圆珠笔、毛笔、订书钉

64×46×5cm



UN'FOLD,11

2020

透明薄膜和纸上施乐打印、永久

性记号笔、荧光笔、订书钉

64×46×5cm



UN'FOLD,12

2023

透明薄膜和纸上施乐打印、绘画

64×46×5cm



UN'FOLD,13

2023

透明薄膜和纸上施乐打印、绘画

64×46×5cm



匿名文本与破碎的物质之歌（节选）匿名文本与破碎的物质之歌（节选）

文｜大卫·杜阿尔 David Douard

我认为艺术家自身的形象就是个迷失的流浪汉，四处游荡，和周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尽
量不让自己太显眼，尽量让自己不受艺术世界的影响。

我的工作有两个面向：一是独自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那里就像一个消化的场所；二是花很
多时间在网上寻找大量的文本。使用诗歌的愿望很早就出现了，就像是我与涂鸦关系的一种
延续。在从事涂鸦创作的 15 年里，我在街头涂鸦、刷墙，沉浸在这种氛围中。我扪心自问，
作为一名艺术家，我是否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最终我还是决定保持距离，待在这里，不再
离开。

人们之所以喜欢互联网和电视是因为大家借助它们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世界。我也花了大量时
间上网搜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眼界。我受到那些使用文字和文献的概念艺术家的启发，把
所有文本和文字概念都融入到物质和材料中；解构文字，美化文字……这就是我在作品中努
力做到的。哪怕是最简单、最中性、最朴实无华的句子，都有可能变成最强烈的句子。写作
中的某种中性、距离、常态，久而久之，可以具有某种破坏性。

对我来说，制作截图是摄影的一种形式；复制和粘贴文本是一种写作。与此同时，身份和作
者的概念正在受到质疑，我将一切归档并继续创作，并开始与身份概念作斗争，包括网络身份，
我们对网络身份的理解。

在网上，我是一个观察者，同时也是被动的接收者。我不想成为一个网络极客（geek），不
想清晰地了解每件事，这让我感到害怕。相反，我想保持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就像我构建
的空间一样，在其中悲伤和愉悦共存。虽然这是一个不连贯的状态，但最终真实地反映了我
们这个时代的形象。作家们谈论 " 性 "、" 苦难 "、" 不堪 "，这也是我喜欢描述社会实体的一
种方式。而我的工作基本逻辑是对这些实体碎片进行重新诠释。对于文字，我将其比喻为一
位嘴里含着珠宝的歌手，这样她的歌声就会变得特别。至于图片，有一些人会在网络摄像头
前呈现非常私密的状态，与世隔绝的同时又展现自己——他们暴露自己、展示自己、隐藏自己、
闭上眼睛，然后离开。我将这一系列瞬间变成了 T 恤上的丝网印图案，仿佛是一个品牌、一
个标志。

我对匿名很感兴趣，它是一种美好的行为方式。在匿名的情况下，我们更容易投射自己，也
更容易放手。鬼魂、非人化，是无为的、虚无的，人也是虚无的，它取消了自己，同时又有
了一个化身。作为一个有造型欲望的艺术家，我对这种两难处境很感兴趣。在匿名的状态和
文本中，我们必须使用技术将概念附着在材料上，才能融入多重身份的形式中。我为这些鬼
魂安上面孔、雕刻面具、创造环境，让展览空间突然变得情境化，就像一个被所有流言包围
的地方。在东京宫的展览 [1] ，情况就是这样，我只是在现成的文字和图像基础上复制和粘贴。

虽然我的作品是有形的，但我所涉及的主题是无形的。我认为有一种语言是非物质的——它
来自灵魂，来自对物体本身的信仰，像化石一样存在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如何才
能成功地与物体沟通，将其物质化；使其增殖；使其永恒；让它成为一种过时的容器，只能
被动接收信息？

我专注于无声的物体是因为它传递出死亡的概念，即现实中的一件人工制品或一个生命的死
亡，它像是个幽灵的影子，在物体内游荡。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凝固的、明确的，而在另一
方面，它又是自由的、空缺的。我试图挽救这种死亡。我在工作中要有联结日常物和时间的
媒介，所有物品必须能够互通，但这不意味着对艺术对象的内省，也不是对日常物被艺术神
圣化的反思。一切物品都可以传递奇特的生命特质。



我的作品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至少不是传递其实际意义。恰恰相反，如果作品过于清晰易读，
我会感到困扰。当我们过于贴近现实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选择一种常规方式去达成目的。
这令我害怕。它不但压缩了观众的解读空间，同时也局限了作品本身的自由。当某种东西脱
离我们的理解时，就会促使我们思考，让我们置身其中并与之交流。

铝在我的创作中代表了一种有生命的材料，但它在生活中一直以机器的形式存在，最终被我
们吞噬、淹没。这是我们与一种纯粹工业材料的关系，是科学思维系统在产品上的呈现。我
总是把事物看成是一个被使用者吸收再回流的系统，把字母或文字片段看成是口水在地面溅
起的水花，再迅速将其移植到我在互联网上找到的语言和诗歌中。

我尽量保证和政治化的距离，不会参与太多，并尽量避免固定不变的工作方法。在当今社会，
最能打动我的反应一般都是非政治性的，不被视为政治行为的。我不相信那些模块一样形式
化、客观化的反应。我对逾越政治正确和某种界限或评判标准更感兴趣，虽然在我看来这也
是一种政治。我希望我的作品保持模棱两可，不一定被理解和关注，但又非常实际，与世界
保持距离。

我不太关心艺术家的地位问题，我更喜欢一切都分崩离析、彻底垮掉的感觉。我没有职业生
涯或其他方面的构思，因为那将是地狱般的生活。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让我的作品围绕潮
流发展。也许我现在会朝着更难以理解、更黑暗的方向发展。比如说人工智能，所有这些东
西都很有趣，因为我认为它们会激励下一代的艺术创作。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愿意与时代联
系在一起，但我认为作品与时代之间有着真正的联系。我还认为，艺术家逆时代潮流而动是
件好事。我希望作品能有自己的生命力，我其实不太在乎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我的作品。

我在艺术中找到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当你被艺术所吸引时，你会反观生活，
歌颂物品。因此，你可以正确地欣赏孩子们的奔跑，欣赏世界的侵略性和暴力，发现一些迷
人的东西，远离一些难以忍受的现实，而不是变得愤世嫉俗。

[1] 大卫·杜阿尔个展：Mo'Swallow， 巴黎东京宫，法国，2014



magician.space
info@magician-space.com
+86 01 59789635
D, 798 Art Zone,  Beijing
北京，798 艺术区，D




